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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天泰　｜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教授
陳雅玲　｜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計畫

專任研究助理

我們這一班：

2019 教育人類學專題的課，選修的三位原住民研
究生在課堂議題引導下，很認真地以生命的故事
與我對話。課後我請助理徵得同意後進行專訪，
訪談的故事內容皆經過三位參與者親自檢核、回
饋與修正程序。以匿名案例的故事呈現原住民族
教育的現況，希望對從事原住民族教育工作者有
些啟發。畢竟年輕的生命，需要啟發與激勵，能
樂觀積極地開創自己的未來。

以下是整理三位原住民學生的成長歷程，一位泰
雅族及兩位太魯閣族學生。內容包含族群文化背
景與自我認同的歷程、尋找將西方知識與傳統文
化知識連結的路徑及雙文化學習與調適、以及對
未來的想像，本文以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敘述軸
線，架構出三個原住民族學生在高等教育體制下
學習的自我成長，以及所面臨挑戰的故事。

三個原住民研究生的教育成長歷程

本研究計畫感謝科技部經費補助 108-2420-H-25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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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文化背景與自我認同的歷程

在族群文化背景與自我認同的歷程，初步了解原住民學生，從家
庭部落的非正式教育場域到大學正式教育場域的歷程以及產生的
啟發與影響。三個故事分別是來自不同家庭文化背景與認同的案
例，有：屬於漢化深的家庭，家中已不強調母語的學習；有認為
自己部落的父母們過去接受的文化教育是零碎化的，因此缺少原
住民族尊嚴與文化自信導致無法教育小孩的困境，這兩位主角在
念大學以前對自己的族群文化的認同度幾乎是零，甚至是討厭、
抗拒與隱藏；另外一位則有因從小在部落生活，在傳統文化方面
則受到母親的薰陶影響極深，關於自我認同是到考上大學離開部
落在外地求學，才開始察覺部落偏鄉教育資源的不足與原漢在社
會資源上的不均及差異。

尋找將西方知識與傳統文化知識連結的路徑
及雙文化學習與調適

在課堂上的教與學過程中，藉由相關研究資料的教材運用以及開
放式的互動討論，三個原住民學生試圖在西方知識與自身傳統文
化知識連結中進行思考與表達，並在主流教育的結構中試圖尋找
出一條自我實踐的路徑，在原住民族教育的過程中，除了深化自
身族群文化的認同度也需要面臨雙文化學習與調適的多重挑戰。

對於未來的想像

三位原住民學生對於未來的想像，分別有 : 企圖能夠扎根於傳統
的部落文化，自期能發揮部落與外部連結的「中介者」的角色，
藉由串連相關資源並進一步創造與發展文化教育與生態環境；透
過部落知識青年集結形成社群支持的系統，嘗試將理論知識與生
活處境問題連結與實踐，希望改善部落所面臨家庭教育功能不足
的學童課後照顧問題；以及在雙文化的學習與調適中企圖融入主
流社會的個人生涯規劃，又同時思索如何發揮自身文化傳承的使
命。

他們的故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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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太魯閣族的 A，三歲以前住在太魯閣

山上的部落，這個位於雲霧上的部落，舊

稱沙卡噹部落，直至今日，古道仍是上山

唯一的路，同禮古道山徑蜿蜒曲折，族人

僅能靠雙腳徒步上山，回家的路更顯艱辛

與遙遠。

人跡罕至的山上目前僅餘十幾戶的族人仍

在山上生活，多數的族人早年因生計、教

育等因素已經遷移平地，A 於 1980 年移居

到平地的部落生活，排行家中老么幼年時

父親因故早逝，她的母親在山上需獨力扶

養六個小孩及照顧瞎眼的婆婆，生活相當

艱辛，移居平地後，在山上舊部落所經營

的農莊是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家境雖然

清貧但是「媽媽鼓勵我讀書」，後來順利

的考上國立大學完成學業。從小生活在部

落，並不覺得有文化認同上的問題，直到

離家讀大學時才發現自己讀書的基礎相較

於同儕漢人有明顯的差異，比起同學她則

需要花更多時間才能讀懂，這個學習的經

歷讓她體認到自己讀書的基礎與偏鄉的教

育資源是不足的。

A 提及自己的母親堅毅且樂於分享，在山

上所經營的自然農莊是上山的旅人與研究

者可以歇腳或留宿的基地，農莊經常接待

許多各個領域的研究學者進駐，甚至家族

也是被許多學者所研究的對象，因此認為

自己能有「從他人的眼光看見自己」的機

會。她母親在山上也無私提供一個「公共

客廳」的空間，供部落族人使用。在文化

傳承啟蒙上，她受到母親的影響極深，「我

母親就是我太魯閣族的語言與文化最好的

老師 !」「如果沒有母親我也沒辦法讀到博

士班」。在 A 的心目中母親是一位太魯閣

  A的故事 族傳統婦女，「她是一個很有文化素養的

人，不管是語言、文化的知識、還有對自

然生態及對土地的愛，… 她是一位很特別

的女性」「我想為母親做一些事 ! 因為母

親沒有讀書，沒有多的機會及資源去展現

她自己」「我想要做一些以前母親想做但

她沒有資源，我是一個管道 !」。

「我們太魯閣族是很樂於分享的民族 !」

「要跟別人當好朋友，應該是要把我們的

好東西跟別人分享 !」「我們不只是想要分

享自然的環境，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文化也

很優美 !」， A 正計畫在自己的部落建置

一個「文化學習屋」，目前山上除了族人

的聚會所，需要一個空間場域，希望將文

化聚集在一個空間，讓想認識山上太魯閣

族文化的旅客，透過這個空間的場域可以

認識不同層面的文化內涵，例如 : 狩獵、

編織、傳說故事、遷徙的歷史，以及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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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族人可以傳授山上的生活技能等傳承，

也是讓部落族人與旅客可以有正向的連結

與分享太魯閣族生活文化知識的場域。

A目前是族語老師同時也身為母親的角色，

對於自己族語的消逝感到憂慮。在「教育

人類學」的課堂上，她擔憂「將來沒有人

可以用族語跟他對話，因為年輕一輩已經

很少會用流利的族語」。她在家以全母語

跟小孩溝通，但小孩也多以漢語回應，「自

己的族語在每分每秒流失中」，身為一位

原住民中生代對於自己傳統語言消逝，內

心有深沉的憂慮。在課堂上同學提出所謂

「主流社會」、「非主流社會」，但「到

底什麼是主流？」A 則指出教育體制也是

被定義的，「以我們的文化來講，其實我

們也不甘落在非主流，因為我們自己都認

為我們是台灣的主人」「我們自己會覺得

說，這個定義是你自己要不要去接受」「當

然我們自己要去澄清，去釐清」。

A 以自己教授族語的經驗認為「主流的教

育模式可以跟非主流教育的模式並行」「我

在教授族語時，發現我們族人並不能接受

語言學家那套語音結構，十年前一開始我

接受族語培訓課程時，也是無法接受語言

學家可以運用語音結構分析南島語族，覺

得自己的族語被看光光 ! 被發現我們的語

言 !」「他們並不會講我們語言，可是他

們可以用他們的公式方法來研究我們的語

言，而且好像很有道理」，A 當時甚至感

覺到很不開心，因為她認為「我們的語言

就是我們的語言」「怎麼會是一個非我們

族人的人，不是我們語言的人去研究我們

的語言」，但是隨著原住民族語言的復振

的逐漸興盛，她也發現「主流教育中的語

言學家所研究出的語音結構公式，可以變

成推動族語教學的工具」。在西方知識體

系與自身的文化知識之間的調適過程中，

她體察到需對自己族群的語言要有足夠的

了解，並且去理解語言學家的角度是如何

將語音結構整理分析的，運用這套方法讓

他發現面對不同族群的人來學習族語，自

己可以在族語的教學上融會貫通。

課堂上的討論，大家雖然認為整體主流教

育下原住民族教育仍是零碎的，但在族語

教育的領域中，A 認為這套語言教學的體

系可以「打破界限」當作「工具」，透過

這套工具可以更快的認識自己的語言，因

此她認為主流與非主流之間應該可以找出

平衡點並且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發展。A

舉例教學族語的經驗，「其實部落當初許

多長者是抱持質疑的態度」，她認為自己

有必要「將語言學家這套語言結構的密碼」

告知部落的長者，讓長者也能認識語言學

家是如何將原住民族語的語音建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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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討論中，W 教師補充希望原住民在

主流裡一樣也能有優越感，原住民應以自

己的文化優勢，去跟外界溝通。A 則認為

以她自己的立場出發「並非是激進的改革

而是調適，原住民傳統知識與西方知識碰

撞，以互相尊重的前提下互相尋求理解與

協商的機會」。她也自許能成為部落傳統

與外界主流文化的「中介者」而且認為「雙

文化學習是正向的過程」，A 提出學術界

的角度是比較宏觀的及多元觀點的看法，

他認為自己是進了原民院之後才有這些有

關於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相關議題的訓練，

以前在教育學院的學科並無談及這些知

識，現在所讀的書都是跟自己的文化知識

議題是相關的。

「學術界的角度是比較宏觀以及多元觀點

的看法」，A 期許「自己是可以把部落經

驗帶到課堂，也可把課堂學到的知識帶回

自己部落，未來也可以為自己的部落設計

課程」「因為我也有自己的部落，我要怎

樣幫助我自己的部落」。

在課堂上討論關於田野研究的經驗， A 也

提出自己面臨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身為

原住民，過去是被研究的對象，二是現在

許多身為原住民的知識份子「我們自己可

以成為自己的研究者」，她以自己所研究

的場域是自己的文化生活圈，常被「自己

的人」指稱為「找麻煩的人」，或是直接

以「你就是我們文化中的自己人，啊 ! 你

就知道啊 !」這類的對話出現，W 教師指出

這樣的處境是人類學者常面臨到的課題，

建議或許問題可以換各種角度重新再問，A

認為研究自己的文化有著先天的優勢，例

如可長期觀察並且不會受限制於交通地理

上的問題，但是「自己人」的身分卻也是

讓研究遇到許多限制，W 教師建議這個過

程能成為 A 未來可發展的研究方向。

A 認為「教育人類學」課堂上師生開放式

的討論，大家可以依照個人的背景、興趣

發言，在課程安排比較偏重關注於教育方

面，教材也淺顯易懂，修課的同學都是原

住民並且有教育相關的背景與經驗，因此

課堂上的討論容易有一些初步的交集，但

是未能有更深入性的探討。對於文化傳承

的看法，她認為主流的西方知識體系是比

較有系統及脈絡化，而自己族群的文化知

識是比較斷層且不完整的，因此不需要排

斥主流的教育，A 更強調人類共通的相似

性。

她對於自己「如何能幫助到部落 ?」目前

一方面需要面對部落內部理念共識的整合

問題，因為多數族人仍是以現實的生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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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為主要的考量，而文化是長遠永續的，

而身為一位可以帶入資源者或是中介者，

要如何安內與整合共識並導入觀念，正是

她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另一方面她也憂

慮外部人進入部落是否會有「消費部落文

化」的疑慮，文化消費化的議題也是她正

在思考的問題。A 憂慮自己是否有足夠能

力成為一個真的能幫助部落朝正向發展的

中介者，以及身為部落知識份子如何將理

論落實與理念如何在部落實踐的自我質疑

過程。

有關原住民知識份子「自己可以成為自己

的研究者」，然而「自己研究對象主要是

自己的母親」，A「也會擔心在情感上無法

中立」「是否能拿捏得宜」這些研究倫理

的相關問題。對於未來的想像，A 雖然從

事族語教學工作，但內心更想望從事的工

作是接續母親在山上部落文化的產業，另

外也思考文化傳承是否能「打破空間的限

制」，因為她住在平地部落，目前與山上

人事物的接觸密集度也受制於地理空間的

距離，雖然有人建議她有關文化傳承不一

定需要在山上，但是她認為自己是「在山

上受到啟發的」，而且「文化學習屋」在

山上建構「與山上的整體環境自然場域才

有聯結」。

目前通往山上部落只有徒步的古道，回家

之路遙遙更顯艱辛，部落的年輕人及小孩

因此不願意回山上，文化的傳承受到現實

地理空間的限制，A 希望自己「在有生之

年可以有一條回家的路」，關於文化傳承

與地理空間的限制如何結合與實踐，她自

認為目前正處於瓶頸尚有待進一步克服問

題。在正式教育的知識體系中與自身族群

的文化傳承間，如何將學校所學的知識與

文化傳承的使命結合及實踐，仍需面臨許

多抉擇與調適，A 正努力逐步踏實的朝向

「一條通往回家之路」的道路上前進。

B 是花蓮太魯閣族，目前就讀原住民學院

民族語言與傳播碩士班，由於關注自己部

落文化及教育的處境與發展，兩年前與一

群部落青年共同成立協會並擔任理事，主

要業務是推動部落小旅行與辦理課程，今

年 9 月協會也開始在部落承辦學童課後輔

導，她在打工及課業之餘也會前往擔任課

後輔導班的志工。

在求學過程中 B 歷經許多次的跑道轉換，

這個歷程一點一滴累積出她的自我與文

化的認同。高中畢業後離開花蓮到台北某

大學就讀，在大學以前對「自己族群的

  B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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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是零 !」「僅止於，喔 ! 我是太魯閣

族 !」「文化知識也等於是零 !」「只是到

臺北那個環境，只想要與眾不同，就自稱

giming( 族名音 ciming)」「當時什麼都不

懂甚至都還拼錯字」，她在台北讀了兩年

書後因故決定休學，因為個人信仰的關係

選擇轉學到臺南神學院社工系就讀，然而

她卻面臨到語言與文化上的差異問題，「臺

南的人文很特別，都是台語立場，台語至

上」「我是零台語知識的人，從小到大沒

有接觸過台語的環境」「上課、講道，包

含別人帶禱告都完全聽不懂」「前幾個月

很失望，很失落覺得被排擠」，在陌生的

語言環境中也曾經努力的「勉強自己學起

來」「還去買台語白話文的字典」，她反

省自己「連太魯閣語的拼音都不會，還要

去學白話文的台語」「我好像被強迫被殖

民的人」「但是這對他們來說只是恢復他

們原來的生活形態，兩邊都沒有錯」( 指

台語環境 )。

當時台南神學院也有原住民社團，成員來

自各個領域的人士，她受到社團中各種議

題激烈式討論與思想的衝擊所影響，她記

憶最深刻的是當時因為每週要分享自己族

群的歌謠，她驚覺到對自己部落及文化的

認識幾乎完全空白，後來從文獻資料中找

到「泰雅爾族」歌謠「然後用ㄅㄆㄇㄈ拼

音學唱」。有次在課堂上「請以自己的部

落所面臨的問題」進行作業報告，她當時

甚至用隔壁村子三棧部落的資料寫報告

「因為我對自己的部落沒有很了解 !」「自

己部落的資料很少也很有限」。

這段在台南讀書的社團參與經驗，同時讓

她接觸到各種年齡層與不同族群及外國同

學，「看到不同的文化跟世界」「尤其是

有關人權與權利等議題的琢磨」除了讓她

感受到族群文化之間的差異，也讓她在自

我認同與人權思想上開始受到啟蒙，開始

初步建構了她的族群認同，B開始追問「我

自己是什麼 ?」「當別人問我時，我也沒

辦法給他完整的答案」。在自我與族群認

同之路上，B 歷經幾番轉折後最後返回部

落並改族名，選擇就讀東華大學，目前就

讀於原住民學院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由於 B 關注部落學童放學後的所面臨的處

境，在「教育人類學」課程中談及自己

部落裡有兩個屬性類似的協會同時在部落

裡承攬辦理課後輔導教育，以自己在兩個

協會中的參與經驗分享，她觀察到部落裡

中小學學童的教育問題所牽涉到的層面複

雜，主要面臨有經濟問題及家庭教育問題，

例如階層化、分裂及家庭功能失調、隔代

教養與貧窮。部落學童在家庭功能失調下，

學童「大部分只是想要逃離家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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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學後呈現一種有如無家可歸的處境，只

能勉強委身在協會辦理的晚間課後輔導

班，然而協會辦理教學的品質良莠參差不

齊，學童更陷入兩難的困境，有待解決。

面對部落的現狀與處境 B 認為「目前自己

部落的現狀，由於這些太魯閣族學童的父

母，過去有關傳統文化上的教育是破碎化

的」，因此更凸顯出部落「文化教育」的

重要及急迫性，她認為「部落的父母需要

找回族群的優越感，才能教育小孩」。

在課堂上，B 也以自身的經驗提及有關於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知識教育缺乏的問題，

她剛認識兩位漢人的朋友，問「你們有學

過ㄅㄆㄇ嗎 ?」「你們吃螞蟻嗎 ?」她努力

解釋「原住民菜餚中沒有一道是螞蟻的菜

色」，對方說他從電視節目得知的，經過 B

的解釋後對方建議「你們要去平反」，B認

為「為什麼是要我們去平反」，另外還有

一位漢人朋友問他「你要上山打獵嗎 ?」，

B 回「你知道我是女性嗎 ?」「你不知道太

魯閣族女性是不能去打獵的」。上述，她

舉出兩個例子可以說明目前在臺灣非原住

民學生在原住民文化的知識，仍是十分匱

乏的現象及缺乏正確的文化理解。

　有關於原住民族教育，B 認為「對內」

以原住民而言，核心點是「學習的心態」，

以族語為例「我們的族語已經不是第一母

語了，是必須在課堂上學習自己的語言，

這已經是無法挽回的」「現在我們連自己

的文化也無法從生活中完全學習，因為我

們的生活已經不再是以前的傳統文化，無

論是家庭建構或是授獵技能，已經很難從

日常生活中學習到」「可能是要透過教育、

教材甚至是體驗才能了解到」，甚至因為

競爭力的關係有許多原住民家長選擇將小

孩送到都會學校就讀，B 認為最關鍵的核

心需要「建構小孩的族群認同」。「對外」

非原住民的教育應該增加更多有關原住民

族的文化與知識，強調回到人類本質意義

上的互相尊重與平等，不帶有歧視的心態，

B 認為目前教育體制內的教師仍需要加強

有關原住民族及新住民文化知識方面的教

學。族群文化知識的教育仍需要回到根本

教育的本質，強調互相尊重、平等無差別

對待的根本意義。她經歷過去體制教育對

原住民族文化知識不重視，認為原住民學

生普遍缺乏對族群的自我認同，她舉例在

臺北讀書時「有人說我的口音不像原住民，

我就很高興」「我不是原住民的感覺，這

樣我跟大家一樣，就不會尷尬、感到害怕

或很緊張!」，學校教育應該要避免「排他」

與「階級化」。

B認為自己在高等教育所學的理論知識，在

現實的實踐上仍需面臨許多考驗與挑戰，

但是「理論與概念能幫助自己在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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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成為建構方法的方式之一」，「專業不

是平白無故誕生出來的」，雖然有人會問

「你學那些有甚麼用 ?」但 B 認為「它都

會成為養份」，她認為現在所經歷與學習

到的「雖然好像還沒辦法好好運用到它」，

但將來一定會有機會發揮知識的作用。

D 是來自於新竹泰雅族的原住民，他認為

「自己的家族是屬於漢化較深」而且從小

就立志要成為中學教師，在國小及國中時

期曾經非常討厭自己的原住民身份，在高

中求學時，開始也是努力的隱藏自己是原

住民身分而且「在認同上相當排斥」，

在學校因為擔任班級幹部經常面臨同學以

「班長，你是加分進來喔 !」，以及被刻板

化印象看待的處境，他也曾因此到學校的

  D的故事

輔導室哭訴過，後來才逐漸釋懷開始學習

去面對這個無可避免的處境。

高中二年級時受到輔導老師的影響，當時

的輔導老師也是原民社團的指導老師，將

校內少數的原住民學生聚集組成社團，主

要是希望讓原住民學生在學校不會感到孤

單可以互相依靠，共同營造一個有「家」

的感覺，這番話讓他深受感動而加入原民

社團，因此開始埋下一顆自我身份認同的

種子。在高中畢業前夕因緣聚會參加由原

住民委員會主辦的原住民學生領袖體驗營

隊，當時舉辦地點在花蓮，主辦單位安排

一系列的活動，因此讓他有機會可以透過

許多不同人的觀點重新去了解「自己的原

住民身份」。過去曾經企圖努力隱藏原住

民身分，在營隊中發現對原住民文化高度

興趣的漢人學生是主動報名參加，感到驚

訝不已，漸漸感受到身為一個原住民的存

在感。經過一連串的轉折與際遇，開始讓

D 對原住民的身份認同逐漸萌芽。

大學就讀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大一

升大二時因為覺得系所課程並不適合自

己，而選擇轉系到英美語文學系就讀，最

後因為無法適應而再度轉回原住民學院就

讀。在大學求學過程中歷經幾度轉換的波

折與考驗，他現在回想起在大學二年級時

因修習一門通識〈夏威夷文化〉課程，幸

運地遇到關鍵的啟蒙 T 教師，這門課程

讓他具備太平洋南島語族的認知，更開啟

他對於臺灣原住民族認識的新切入點與視

野，他笑稱或許也因為這個因緣成了他轉

回原民院繼續就讀的召喚。

由於家庭環境關係，從小父母並沒有要求

他要講母語，生活上父母反而更經常使用

國語，因此族語的能力僅能聽而不會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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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過去他也從未認為有學習族語的必

要性，直到他進到原民院念研究所時才開

始對原住民的族語傳承產生使命感，除了

是受到啟蒙 T 教師潛移默化的影響之外，

也有受同儕的影響，他的好友是宜蘭泰雅

族，也是畢業於東華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因為對於偏鄉教育有使命感而選擇任教於

偏鄉，由於兩人經常有機會針對教育議題

互動交流，D 的好友分享許多教育現場的

經驗，讓他更有感於原住民族語傳承的重

要。

D 小時候的願望立志要當一位中學教師，

就讀研究所期間同時修習師資培育中心的

教育學程，接受公民專業的教師訓練，今

年已申請到花蓮市某國中進行實習。目前

一方面在原住民學院民族語言語傳播學系

協助執行族語傳承研究計畫，另一方面修

習師培中心教育學程，接受公民專業的教

師與實習的訓練，他希望將來能成為一位

中學公民教師。

由於 D 的教育背景的緣故，因此他相當關

注原住民族教育的議題，在「教育人類學」

的課堂上，針對原住民教育相關的議題上

提出許多看法並認為「原住民教育比偏鄉

教育更弱勢」，他主動的討論有關公費生

的存續問題及與看法，「教師額缺的供需

問題，許多流浪教師其中不乏有許多具教

育熱誠的優秀人才，然而，原住民公費生

的文化素養及教學熱誠未必具備，可能受

制於綁約制度，因此造成人在偏鄉學校卻

過著數日渡年的現況，應該暫停公費生的

培訓」，「原住民公費生未必能解決原住

民教育弱勢的問題，只因原住民身分的教

師日益減少及原基法規定，這些在主流教

育下接受培訓的公費生，是否能在偏鄉勝

任 ?」，對於到偏鄉服務的教師是否具備正

確的原住民文化教育觀念提出他的疑慮，

而「原民院的老師有些也是非原住民，但

做的事比原住民身分的學生還多」他認為

「認同」，「心」是最重要的。有關對原

住民刻板化印象，D 也提及「一般人會對

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就是樂天開朗、唱歌跳

舞、有補助金、不會讀書等刻板化印象」﹔

但是他認為「原民院的學生也是有自信的，

即使如此又 So What!」。

D 遊走於兩個學院之間的學習經歷，讓他

體察到師資培育體系有關於原住民族教育

方面的缺乏，更深刻的體認到原住民族教

育被邊緣化的處境。然而，他說自己雖然

大學及研究所都是在原住民學院就讀，但

是仍覺得原民院的課程及教學方面仍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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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漢人主流思維的教育方式為主，也認

為原住民學院的課程及教學應該與部落、

社區有更多的連結，讓學生能有更多的機

會接受到耆老傳授文化知識，並且應該有

更多的課程直接帶進到部落的場域實際操

作與親身參與，除了貼近原住民學生特質

與深化文化知識的學習，讓非原住民的學

生也能實際的體驗到不同族群的文化，藉

由在教學上更貼近原住民的文化與傳統知

識，讓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及應用上能有更

多的可能性。

D 未來將成為主流教育結構的一份子，而

他認為族語傳承仍是屬於非主流教育，因

此他面對成為專業公民教師與族語傳承使

命之間的抉擇，以及兩者又如何結合的問

題，內心感到相當矛盾。「我要怎麼樣將

小結

原住民族教育的教與學互動中除了深化族
群文化的認同，同時也啟發原住民學生進
一步思考及探討族群文化教育與傳承所面
臨的處境。在雙文化調適上仍面臨許多抉
擇與挑戰，以及「我要怎麼樣將所學的用
到原住民身上 ?」「如何能幫助到部落 ?」
「自己是可以把部落經驗帶到課堂，也可

把課堂學到的知識帶回自己部落，未來也
可以為自己的部落設計課程」「因為我也
有自己的部落，我要怎樣幫助我自己的部
落」，同時也會憂慮自己是否有足夠能力
真的能幫助部落朝正向發展的中介者，因
此，如何將理論知識與部落的處境問題連
結與實踐，仍面臨許多的考驗、挑戰及自
我質疑的過程。作為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
原住民，一方面要將西方知識與傳統文化
知識連結，一方面對於自身的文化傳承也
具有使命感，試圖在主流教育的結構中尋
找出一條自我實踐的路徑。這是一條不凡
的學習歷程，希望更多的人能陪伴他們的
成長，共同營造多元文化的高等教育校園。

所學的用到原住民身上 ?」面對在主流化的

專業職涯與傳統文化傳承的抉擇，以及如

何在公民教學的專業上融入原住民文化教

育，進一步發揮自身的使命，他在雙文化

調適的道路上面臨許多的挑戰與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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